
得闲，立于窗前。
“鸟吟檐间树，花落窗下书”。檐下一棵

树，鸟鸣三两声，窗前一个人，手执一书卷，落
花四五片，飞入纸页间。诗中描绘的，是千年
以前，李白向往的隐居生活。而眼前，我正悄
然抵达。宁静的午后，明净的窗户，一个人，
一本书，一杯茶，虚室生白，暗香浮动。

香是书卷墨香，茉莉清香，还是红茶醇
香？兼而有之。茶本两盒，久未拆封。发小
自初中一别，杳无音信。辗转寻觅，漂洋过
海，终得见面，在三十余年后，春风沉醉的晚
上。曾经的小小少年，立鸿鹄之志，逐梦想而
飞，成为某海外著名大学的终身教授。久别
重逢，恍然如梦，亲切、欢喜、激动，潮水般涌
上心头。回故乡，返校园，见故人，他俨然回
到从前，回到学生时代，不变的乡音，不变的
味蕾，不变的笑容。近一个月时间里，他应邀
前往几所大学做报告，进行学术交流。在路
上，赏窗外风景，随时冲泡的，是我赠与的红
茶。红茶一杯暖，暖的是身心，是岁月，是连
绵不绝的同学情深。

留有一盒，似无心，实有意。譬如此时，
他在大洋彼岸，我在巢湖岸边，窗前伫立，捧
杯在手，鸟声两三响落入杯中，欣然端起，一
饮而尽。我们的青春小鸟，越过山丘，掠过河
流，各自散去，而今千山飞过，又重归枝头，用
温暖的喙，将记忆的羽毛慢慢梳理。相识青
葱少年时，重逢青丝染白霜。在袅袅的热茶
里，往事被一一打捞上岸。

工作需要，办公室时有搬迁，选择临窗而
坐，无一例外。能看窗外，能发呆，是唯一的理
由。也因此，邂逅那只小鸟。细雨霏霏，空旷
的操场上，它悠然踱着步。风来了，它不跑，雨
来了，它不逃，恬淡而从容。一场雪悄无声息
降临，待下课，操场上已白茫茫一片。孩子们
撒了欢，打雪仗，掷雪球，雪地里打滚，扔在一
边的小花伞，花花绿绿的小棉服，一幅线条简
洁明快的水彩画跃然眼前。透过三楼玻璃窗，
我欣喜不已，定格下这有趣的画面。搬至四楼
后，风景又不同。置凌乱书籍于不顾，推开窗
户，和一株高大挺拔的广玉兰不期而遇。枝繁
叶茂，浓密的枝桠伸到窗边，叶片宽厚肥大，颜

色深浅不一，墨绿、深绿、浅绿、翠绿、嫩绿。一
伸手，可以摸到叶片的脉搏。不触摸，只静
看。批改作业疲惫之后，心情起伏之时，来到
窗前，白色玉兰花浓郁的香气破窗而入，将我
包围。无言独上西楼，是李煜的孤独，日日独
上四楼，窗前小憩，是我无尽的欢喜。

窗前闲读也欢喜。弄笔，还须窗前……只
此一句，便爱不释手。开篇寥寥数字，一副黑白
水墨画缓缓铺开。一个人，一管笔，一张纸，一
扇窗，一缕光，一盏灯，婉约古典的美尽收眼
底。最打动我的，是作者在文中写道：弄笔窗
前，最容易收到来自荒野的消息。窗子，是距离
野外最近的一条路，露的气息，雪的消息，风的
踪迹，月的身影，都能通过窗子溜进来。读罢，
我任由记忆的手牵着，回到幼时乡下的日子。

小小一扇窗，是通向外面世界的道路、房
屋的眼睛、心灵的港湾。窗前人，眼中景，隔
而未隔，界而未界。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
都是光阴的故事。窗户开在墙上，可临，可
观，可依。不妨心上也开一扇窗，通向幽远的
心灵深处，可明，可清，可静。

临 窗

气墨灵象，简单说，是几个字、一个语词、
一句短语；一般谈，是几个观点、一个命题、一
种理念；复杂论，是几大范畴、一大体系、一种
思想。气墨灵象是一种思想、一种理念，也是
一种特殊形态、特别存在，是哲学、美学的，也
是文化、艺术的，是宇宙万物的精神状貌，也
是生命理想的艺术存在；是美的最高境界，也
是美的极致远方。

溯文化艺术滥觞，“轴心时代”的东西方
先贤大哲，面对“我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
们到哪里去？”的时代“拷问”，分别以人与人、
人与神、人与物的苦思冥想与殚精竭虑，给出
了儒学、道学、释学、美学的觉悟与智慧。如
今，人类面临着同“轴心时代”相类似，且更广
泛、更深远、更激荡的挑战，哲学、美学、宗教
以及文化、艺术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纷乱
之态、异变之象。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哲学、美学怎么了，文化、艺术怎么办？西方
学界送出“转向学”应对，而东方智慧以“融
学”解惑。所谓“融学”，就是融合之学；所谓

“转向学”，就是21世纪美学，就是传统美学由
“本体论”向语言、文化学转向的超文化美
学。显然，两者均追求共同价值、普遍意义。
气墨灵象所观照的理想性精神状貌、终极性
审美境界，正是这种共同价值、普遍意义的文
化承载、艺术表达。

气墨灵象，由“气”聚合（融通），以“墨”呈
现，与“灵”纠缠，立“象”为美，是“融”的建构、

“融”的统一，也是“融”的极致。而作为一种
艺术新理论，不仅致力于其继承性、融合性、
原创性，尤其敬畏于其完整性、体系性、闭
合性。

“气墨灵象”艺术论，由眺瞻、纵横、察变、
观象四部分构成。“气墨”是笔墨（语言）的未
来，“气墨”“灵象”互为形式内容，“艺法灵象”
揭示艺术本质规律，“高学大德”者方入气墨
灵象之境，作者与受众互相推挽方可“筑峰”，

“气墨灵象”统摄艺术创新，极致之美是气墨
灵象，形成提出问题、关注现象、分析因果、解
读趋势、预知未来的闭合性理论体系。“纵横”

为寻踪，是本论的基础与根本，也是延伸性重
要内容。通过纵横寻踪，将文论的历史渊源、
经纬演进、时代脉动、因果关联等，梳理清晰、
精细呈现，建构本论的“大数据”与“云计
算”。“察变”是本论的远观、检视与佐证，察视
艺术史之重要艺术现象与演变，揭示艺术未
来与发展。以本论的艺术哲学与审美眺瞻，
于“察变”之中，释艺术之经典，予创作之灵
慧。“观象”是以本论的思想与体系，检视既往
艺术思维理念，审察艺术创作万象；此“超越”
是以“气墨灵象”为坐标，以艺术创作历史高
点为基点，在不断超越与自我超越中，始终向
着至美的远方前行。

“立论”寻踪为艺术哲学观、方法论，“慧
灵”“超越”为审美创造观、实践论，亦为艺术
创作进入艺术哲学与高维审美境界的具体路
径论。通过察视艺术演变与当下创作现象，
建构通达至美审美之径，也使本论在历史与
当下、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呈现广阔空间。

孟子言：“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
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大，大而化之谓
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兹论之中善、信、
美、大、圣、神，是为孟子心目中完美人格的六
重境界。就是说，向善的欲望，不可动摇的道
德认知与内化信念，将善良的本性充满周身，
充盈自我且照亮他人，普度众生以化育万物，
教化万众而润物无声，是为六重境界。冯友
兰说：人的精神境界有四个层级：自然境界、
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张世英认
为，按照人的自我意识发展历程，即人的精神
自由的高低程度，可将人生精神境界分为：欲
求境界、求知境界（求真境界）、道德境界（求
善境界）、审美境界（求美境界）。

其实，人的精神境界与审美境界，往往具
有相合性、一致性，也与（艺术创作）作品的艺
术境界相统一。换言之，有什么层次的精神
境界，往往就有怎样层次的审美境界。不同
精神境界的作家、艺术家，其作品的艺术境界
也不同。

气墨灵象，在多层次天人合一的层面上，

所观照的是超越天地境界的精神状貌，所探
究的是极致意义上的至美审美，而这种至美
审美层级与境界的作品，唯由远离自然境界，
拒绝功利境界，脱离道德境界，跨越天地境
界，进入超验境界的作家、艺术家，并具备相
关学养、创作元素、文化使命与艺术担当精
神，方可创作完成、审美呈现。

检视文化艺术史，仅以艺术形态观，艺术
语言呈现了具象、意象、抽象等形式，也在探
索真象之形态，而灵象之象则在象的远方。
从形式语言论，具象与线墨相应，意象与意墨
相携，抽象与泼墨相行，真象与朴墨相合，而
灵象则与气墨相融，且“气墨”“灵象”不仅完
美契合，又互为形式内容。如此，气墨灵象，
在线墨具象、意墨意象、泼墨抽象的现实语境
中走来，于朴墨真象的探索语境中超越，在眺
瞻美的极致之远方语境中，既恍兮、惚兮，又
惚兮、恍兮，是美的至美形态，也是美的无限
遐想，又是美的不断超越。

西方艺术之完美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
主义，尽管有其科学文化的认识论基础与理
性、自由之哲学思想的助推与引领，极致呈现
理想美、现实美、表现美、自由美之艺术形态，
但终究在具象、抽象、具象与抽象之中“穿插”

“徘徊”与苦苦探索，也始终期待新的审美理
念的建构与新的艺术形态的超越。

不言而喻，就其严格意义上，气墨灵象艺
术，是至美审美境界中美的形态的立象表达，
是生命理想之精神实现的艺术形态，是超越
美学、超越审美、超越艺术且不断自我超越的
远方呈现。而这种“存在”“表达”“呈现”，尚
属非物质存在、非显现之美，尚需高学大德之
文学、艺术诸大家，悉心探悟、勠力攀缘，如同
探究“美本身”一样，不断追问思考，探寻完美
答案。爱因斯坦曾言：“提出一个问题，往往
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显然，气墨灵象，从思想理念到现实存
在，由审美境界到文艺（作品）呈现，需经漫
长而艰难的探索、追求与观照，不仅充满挑
战，更加值得期待。问题有了，答案还远吗？

“气墨灵象”邀约艺术未来

外面是漆黑的夜晚，屋内亮着一盏暗
淡的灯火，在我岳父家。半夜，六岁的女
儿猛然从床上爬坐起来，显得非常惊恐，
她要回家，回到她出生和生活了六年的那
套房子里去。我和妻子立刻被她惊醒了，
妻子安慰着女儿，我却陷入沉默。

早在数个月前，我和妻子决定把我们
唯一的一套住房卖掉，随着女儿就学，准
备在她校园边租房住，把卖房的钱作市场
投资。我们的消息说出口之后，就遭到了
女儿的反对，她哭着不同意，她不愿离开
她生活过的房子。无论我们在她面前罗
列出房子许多的缺点，女儿都不以为然。
尽管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讨论，最终，在
三个月后的一天，我们带着女儿离开了这
个家，当着女儿的面把钥匙交给了别人。
没想到在那天夜里——尽管是住在她外
婆家，女儿在睡梦中害怕了，她惊恐的战
栗让我有些不安。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妻
子自以为是的选择却没有顾及到一个孩
子的感受，忽略了她幼小的心灵对老屋的
感情。在我们自认为以自己的青年之肩
暂时能扛得起漂泊风雨的今天，我们忽视
了“家”对我们的安慰，无视了它曾经为我
们遮挡过无数次风风雨雨。

记得当初我离开校门之后的那段日
子，如一根水面上漂浮不定的稻草，在打
工的洪流中四处漂泊，累了、困了，就想回
家，回到生我养我近二十年的故乡。而现
实中，好不容易在冶炼厂的车间里找到一
份活，在长江的码头边找到一份装卸石头
的差事，在城市的建筑工地上找到一年半
载的苦力活，在陵园里找到一份守墓的工
作……我常常以没有时间为借口，很少回
到故乡的老屋去歇息，而每个在异乡漂泊
的夜晚，我是多么地想念我的老屋。有
时，想着自己儿时是如何在那里点灯夜
读，想着盛夏沐浴着穿堂风的惬意，情深
之处，常常落下泪水。

2003年，我和妻子拿出全部的积蓄，
决定在我们生活的小城里买一套相对便
宜的房子，我们左挑右选，权衡着自己的
能力，最终在城市的最西边选了一套。即
使是顶层，即使有西晒，我们依然很高兴，
觉得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记得我第
一次到岳父家，就是去借钱买房，因为我
们首付款还不够，无奈之下，妻子对我说：

“找我父亲借吧。”
在那套房子里，我们足足生活了十

年。十年间，我的工作依旧不稳定，十年
中，一批批大学生涌入职场，作为一名中
专生，我在辗转之中从没有放弃学习，也
就是在那套房子里，我常常挑灯夜战，回
报而来的是一本本专业证书和陆续发表
的文章。基于这一点，我应该感恩那套住
房，感恩它给了我洗涤灵魂的空间。在不
停跳槽的日子里，我也没有迷失自学的方
向——只因在它的屋檐下。这样一想，我
似乎与女儿对房子的情感有某种重合
之处。

现在，房子卖掉了，再也收不回来
了。我只得再向亲朋好友借上一点钱，重
新买一个属于我们的家，迁居过去——为
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女儿一颗幼小的
心灵。

迁 居

当代杰出的思想家、经济学家顾准（1917-
1974），这位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参
加新四军的老党员，在新中国刚成立时，就担
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兼上海市财
政局局长、税务局局长，与陈毅、潘汉年、方毅
等同为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1956 年
任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兼经济
研究所研究员时，他就大胆提出了“社会主义
经济可以自由发展，并以市场价格调节”的观
点，成为新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
第一人。

顾准1949年5月到上海工作后，被安排住
在愚园路1182号。这是一幢花园洋房，院子门
口设有门房，屋前有一块长约 50 米、宽约 20
米，可以当网球场的西式大草坪，屋后也有大
片空地，环境幽静。院内种着许多花木，几株
西洋玉兰树紧挨窗前。主楼内铺着柚木地板，
前厅设有一个放置鲜花的花坛，共有大小十几
个房间。院子的北部、东部各有一幢两层的副
楼，北楼底层是汽车库。

在这栋楼里除了顾准一家之外，同住的还
有顾准在财政局的几位同事。顾准一家住在
洋房的二楼，他们夫妇住一个大间，母亲带着
几个孩子住一个大间，另有一个大间是顾准的
会客室。两个小间内，分别住着两个警卫员和
保姆。靠楼梯口，还有一个很宽敞的会客室，
因为顾准会见的客人特别多。三楼另有一个

小间，也属于顾准家使用。
顾准和夫人汪璧及孩子们住进去后，根据

他的要求，屋内原有的豪华家具立即被总务人
员拉走，另找了一套极普通、也极简单的家具
送来。去过顾准家的人，现在还能回忆起，那
是一套普通家庭都“看不上”的家具，只是能用
而已。唯一特别的是，按照顾准的生活习惯，
他们夫妇的卧室里，在床头柜两侧各放一张单
人床。而母亲和孩子们合住的房间，则挨墙摆
着一溜木架床，靠门口放着一张饭桌，那是他
们全家人吃饭的地方。客厅里除了几张沙发
和茶几，显得空空荡荡。顾准喜欢这种俭朴实
用的风格。

这时顾准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了，顾准的
弟弟陈敏之后来为我们介绍了顾准添嗣的一
些情况：“1937年前后的两三年中，顾准曾经有
过两个男孩子，都在不满两周岁时夭折了，患
的是同样的脑膜炎症。我没有听到顾准和我
谈起过他的这两个孩子和他对丧失这两个孩
子的感受，不过我确实在无意中看到过汪璧在
两个孩子夭折以后所写的书面材料，这是一个
年轻的母亲在丧失了自己心爱的孩子以后用
血泪写的，深沉的悲恸，读了令人摧折心肺。
中国民俗有这样一个规矩：为了使孩子容易成
活，常常给孩子起一个贱名。因此顾准以后生
的几个孩子依次起的乳名是稖头(苏北方言，
指玉米)、小米、高粱……五个孩子的学名分别

是淑林、逸东、南九、秀林、重之。从学名可以
看得出来，老大和老四是女孩，其他三个是男
孩。稖头1942年底或1943年初生于苏北淮海
区。1942 年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也是解放
区最艰苦的时期。为了度过困难时期，解放区
一律执行精简方针，因此，稖头生下来不久，汪
璧就携女回到上海，和祖母一起生活。后来汪
璧于 1944 年重返解放区，孩子和祖母留在上
海。1945年，抗战胜利，经组织批准，我到上海
接我母亲和稖头到解放区，此时顾准已从延安
回到华中解放区的淮阴，顾准一家在这里团聚
了。可是好景不长，停战协定墨迹未干，内战
烽火又重新燃起，我母亲以年近七旬的高龄，
在内战的硝烟中奔走，从苏北到山东，由鲁南
而胶东，最后被迫冒险渡过渤海湾到大连。这
时，汪璧又生下了小米，小米学名之所以叫逸
东，我虽然没有直接问过顾准，不过，我推测是
蕴含有被迫东撤大连的意思。1949 年解放上
海以前，顾准又添了一个男孩(高粱)，在上海又
添了一个女孩(秀林，乳名五五)、一个男孩(重
之，乳名小弟)。”

顾准和汪璧那时风华正茂，普遍受到人们
尊敬。他们的几个孩子都健康活泼地成长
着。老母亲操持家务，一家人生活得十分愉
快。周末，倘若顾准回来较早，家里总是融融
一室，欢声笑语不绝。顾准有时还爱和孩子们
一起做做游戏，给他们讲革命故事。

顾准在上海与其他进城干部一样，实行供
给制，在生活要求不高的顾准看来，这样生活是
相当不错的。顾准一家饮食起居也无什么特殊
之处，他不吃小灶，中午到市政府大食堂打饭。
晚上如果要开会（据顾回忆，晚上开会是十分频
繁的，特别是在1950年），则预先随便买两个葱
油饼权作点心，垫垫饥，会后回到家里才吃晚
饭。1950年春到1951年初，他与市工商联的资
本家代表常常要协商税务工作，开会总在上海
大厦，会后常有便宴。这样他便把那两个葱油
饼包好带回家去，作为次日的早点。

据当时的同事回忆，顾准参加宴会时，会
换一身整齐的中山装，一双黑皮鞋，将三七开
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进入宴会厅，便把外
套一脱，露出整洁的白衬衫和西式背带长裤，
显得既朴素又带点洋派。这是顾准最喜欢的
一身装束。上海工商界人士都说他很有风度，
具有绅士的派头。

顾准在上海的那几年，为他后来的经济学
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后来，顾准一家
和上海市财政局的领导都先后搬离愚园路
1182号，这里变成了长宁区少年之家。长宁区
少年之家于 1952 年 6 月 1 日在武夷路 245 弄 1
号成立，1958年9月迁入愚园路1182号，随后，
长宁区少年科技指导站也并入少年之家。
1960 年 1 月 1 日，少年之家在原来的基础上成
立了长宁区少年宫，并迁入了新址。

愚园路上的顾准
罗银胜◆

滕建泽◆

吕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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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泽丰◆ 周 丽◆

古人有言：“书犹药也，善读者可以医愚。”此言
关键是一个“善”字，“善读”就是会读的意思。南宋
学者陈善《扪虱新语》认为：“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
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真切，此是入书法；
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
用心处；不知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唯知出和入，
得尽读书之法也。”我理解，这段话是在告诉我们，读
书之法在于“出”和“入”，就是既能“入得来”，又能

“出得去”。“入得来”才能“见得真切”，“出得去”才能
“用得透脱”。这其实就包涵了善读书的“两重境
界”。

一是“入得来”。就是要熟读书，口诵心念，让身
心融入书本里，潜心研读与探索，切实下功夫把书读
懂了、悟透了。这是“善读书”的第一重境界。

古人对于熟读书的作用是非常推崇的，宋朱熹
认为：“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
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
得尔。”这是朱子对于熟读书至深至切的理性思考。

“读古文古诗，惟当先认其貌，后观其神，久之自能蹊
径。”曾国藩《家训》中的这一段话，说的大致也是这
个意思。日常生活中，人们还是习惯于将这些较为
深奥的道理用一些老百姓更容易听明白的口语化的
方式来表达，比如“会背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
溜”“《文选》烂，秀才半”等等，就将熟读书的作用表
达得更加形象生动。更有甚者，说的是宋朝宰相赵
普，居然靠背下半部《论语》打天下，还要靠另半部

《论语》治天下。把《论语》这本书的作用吹得神乎其
神，我觉得不太可信。但是，要读懂一本书，根本的
一点是要熟读熟记，掌握其内涵精髓，尔后才能消
化、吸收，转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恐怕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历史上熟读书的高手不乏其人，人所共知
的有《三国演义》中的张松。曹操写了一本书叫《孟
德新书》，很是自负。可张松为了灭灭曹操的气焰、
长长蜀人的威风，将《孟德新书》只看了一遍，便能一
字不差地背诵下来，还羞辱曹操：此书乃战国时无名
氏所作，蜀中即使三岁小儿也能倒背如流，这书是曹
操抄袭了古人的。害得曹操恼羞成怒，将费了半生
心血写成的兵书付之一炬。到了唐朝，又出了一位
叫常敬忠的背书能手，十五岁就能背诵五经。唐玄
宗李隆基叫燕国公张说拿了一本万言书对其测试，
问他读十遍能否背得下来，常只读了七遍便背熟了。

古书记载是否属实，难以考证也无须考证。但
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读书是没有什么捷径可
走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下功夫。“书山有路勤为
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宋朝读书人陈正之曾路遇
朱熹，向朱熹讨教读书的诀窍。朱熹说，每次五十
字，连续三百遍。古时候的那些读书人，因为书籍得
之不易、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对于读书是肯下功夫
的。“头悬梁，锥刺骨”，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
子。被誉为“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
完人”的晚清名臣曾国藩，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也没有
放下读书，他始终坚持“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
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这真的是需要
我们认真体会感悟的。

二是“出得去”。就是在将书本知识学深、读透
的基础上，深刻领悟其精神内涵和所蕴含的客观规
律，走出书本，将书本知识转化成自己的工作能力，
并灵活运用于工作实践。这是“善读书”的第二重
境界。

只会读书而不知灵活运用学到的知识，那是把
书读死了，人们常说的“书呆子”就是对这一类人物
的讽刺。“书呆子”的代表人物有战国时“纸上谈兵”
的赵括。赵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每与赵奢谈
兵论阵都是口若悬河，俨然一部活兵书。但由于他
只知照本宣科，不会灵活应变，到头来害得赵国“四
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长平一战，赵括
在历史上也被贴上了“纸上谈兵”的标签。

清代的纪晓岚，也写过一位读死书的人物，此人
姓刘名羽冲。他偶然得到一部古人兵书，便如获至
宝地伏读经年，认为自己掌握了兵书精髓、熟知了兵
法韬略，可将兵十万，便自告奋勇地带兵去剿土寇。
结果，不但仗打得一败涂地，就连自己也几为土寇所
擒。后来，他又得到一部古人修水利的书，又是伏读
经年，认为自己取得了治水的真经，能将千里荒田变
成沃野，便急于找一个平台展示自己的才能，遂毛遂
自荐于州官。州官半信半疑，就尝试着让他主持修
建一个村庄的水利，结果却修出了水患。至此，他抑
郁了，常常自言自语：“古人岂欺我哉？”不久便抑郁
而死。至死他都没有想明白，古人并没有欺他，而是
他不知变通、泥古不化的必然结果。

善读书的人，能够将所学知识活学活用。苏秦
“头悬梁，锥刺骨”，他发愤读书，深研兵法战策、治国
韬略，从书中悟出了合六国之力，使强秦却步的合纵
之术，终成一代纵横大家；岳飞读书为报国，从书中
读出了“还我河山”的民族气概和一代名将的见识
风范。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是南宋诗
人陆游对于读书与应用关系的总结。善读书，就是
一个学而思、思而行、行而悟的过程，是学思用贯
通、知信行的统一。读书是为了应用，“入得来”
是前提，“出得去”是目的，既能“入得来”，也能

“出得去”，才是真正掌握了读书的真谛。

读书的两重境界


